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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广义上讲，我国古代也创造了丰
富而独特的科学文化，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
仍是源于西方。直到今天，如何更好地对西方
科学文化去粗取精，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及
社会有机结合起来，仍是绕不开的主题。因
此，历史上那些关于会通中西科学文化的思
考与探索，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在近代中西科学交流史上，早期庚款留
美生是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大多出生于
1890年前后，于辛亥革命前后赴美留学，既对
中国传统经典、传统社会结构有较系统的了
解，又深入学习过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站在
两种文明的交点上，对于会通中西、复兴中华
有着天然的优势和极大的热情。他们当中的
很多人在科学文化、科学史研究方面有所建
树，中国近代分析化学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
先驱者之一王琎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剪掉的辫子，剪不断的文化

王琎，字季梁，浙江黄岩人，1888年出生
于福建闽侯。因父亲长年宦游福建，王琎住在
衙署之中，耳濡目染，思想观念深受当时一般
官僚士大夫的影响，很早就对科举考试的观
念、方法了然于胸。尽管甲午战争后，父亲购
置了一些新学书报，但王琎自开蒙起，主要精
力就在于学习四书五经，兼及史地、诸子。
1900年，他开始学习写作八股文，并于 1903
年起参加童子试，正式踏上科举之路。1905
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17岁的王琎于这年
夏天到北京投考新式学校，入五城中学，次年
考入译学馆，得以系统地学习英文及数理化
知识。

1909年 9月，首次庚款留美生选拔考试
举行，最终 603名考生中 47人被录取。王琎
以总分 422、排名 45 的成绩被录取，于 1909
年 10月随团赴美留学。

行前，众人在上海候船期间，同学胡刚复
的兄长、190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胡
敦复劝大家剪掉辫子。王琎等人犹豫再三，还
是在胡敦复一再鼓励下才决心剪辫。在这辞
旧从新的节点上，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富有象
征意义的标志性场景。

到达美国后，王琎进入宾夕法尼亚科兴
学院补习高中课程。1911年，他转入理海大学
学习，选择了化学工程专业。在同期的同学当
中，王琎在专业选择方面是决断力比较强的。
尽管当时国家对工业人才的需求比较高，且
明文规定修习理工类专业的学生比例为
80%，但早期派出去的几批学生的特质明显与
此相悖，在科技知识的储备、留学方向的选择
方面所做的准备明显不够充分。1914年留美
学生会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提及，“在调查我们
同学感兴趣的科目时，许多高年级的同学没
有什么明确的方向”。

与其他同学相比，王琎能够放弃自己的
个人兴趣，主动学习化学工程，是有所牺牲
且难能可贵的。当然，对于这一选择，他在
回国后曾有所反思：“在美时未能学纯粹科
学及专史地，在个人方面可认为错误，因个
人性质实不近工，但以国家有此需要而学
习，故生平未能尽所长也。”

文化冲突与思想纠结贯穿了王琎的整个
留学岁月。当时美国社会有着浓厚的基督宗
教色彩，王琎一度经常参加学校基督教青年
会组织的活动，但他从不盲目反对或听从，而
是认真思考，将其与中国传统道德标准及价
值观对照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对于西方人
的优点，他往往从中国传统中找出相通之处。
最终，他稳固了自己的道德观念和处世之道。

他经常和同学们传阅中国古籍，并讨论
在异域获得的新体会。1912年的一天，他从胡
适那里借到《李恕谷年谱》，读后虽批评谱主
迂腐，但对其时时戒惧反思的修身方法极为
赞赏，认为不亚于富兰克林的《寡过篇》，值得
学习，并由此反思自身的“志气昏惰、学行不
检”，立志每日“三省吾身”，且在此后多年一
直奉行。

对于科学技术本身，王琎的态度是复杂
的，并不奉行一边倒的唯科学主义。科技本
身自然有其进步之处，但它给人类带来的
并不都是福利，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因为
近代多次受到列强坚船利炮的欺凌，难免
会有些“技术受害者”的心态。

比如，他于 1914 年发表过旧体诗《与友
人谈空中飞艇有感作歌》，表达了他当时的科
技观。这首诗通篇使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典故和意象，拉近了读者与陌生事物的距离。
他称赞飞艇为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以及对
人类视野的拓宽，同时又指出这一新技术可
能会用于战争，给人类带来巨大伤害。王琎直
接指出了技术的两面性，这在当时是难能可
贵的。当各国政商精英为飞艇在军事上可能
大有用武之地而踌躇满志时，他则从人性、伦
理的角度出发对此作出批判。

在理海大学学习期间，王琎所学以化学
为主，偏重于分析研究。完成学业之余，他写
下了大量日记和旧体诗歌，深入展示了他在
西方文化冲击下的所思所想。与此同时，他和
同学们一起关注国内政局，时刻准备着回国
效命，曾以诗自述：“坎坷苍海外，弃置如枯
萍。闻鸡夜起舞，壮志犹未泯。”

1915年 6月 8日，王琎参加了理海大学

毕业典礼，本拟在美勾留数月，进工厂实习，
但听到有组团返国的消息后，随即决定立刻
回国。

“把我们好学的民族精神恢复过来”

1915年 8月，王琎回到阔别 6年的祖国，
开始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此后 20年
间，他兢兢业业，努力担当中国现代科学开路
者的使命，在科学教育、科研组织、学术交流、
科学研究等方面作出了诸多开创性、基础性
的贡献。

王琎先后执教于长沙湖南高等工业学
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办为东南大学）、
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等校。

他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学院的创建者
之一，并创办了化学系，为推动在大学中开设
理化课程、举办我国自主的理科高等教育做
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当时事业草创、白手起
家，王琎用了 6年时间，才初步建立起化学系
的课程体系，并置办了初具规模的实验设备。
他编写了定性分析、定量分析、高等分析化学
等多门课程，并充分吸收新材料、新观点，融
入自己的见解，为每一门课自编教材。

在浙江高等工业学校，他筹建了我国第
一个化学工程系，对我国化工技术人员的培
养及相关工作的开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时，王琎应院长
蔡元培之邀创办化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他
在规划研究所工作范围时，充分考虑了我国
当时的研究水平和实际需求，领导创建了有
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中药研究、纤维
素、油脂涂料、陶瓷玻璃等研究单元，对我国
化学研究事业的起步和化学工业的发展起到
了推动作用，为后来的很多工作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担任所长的 6年里，
一直主张就地取材，充分发挥我国本土原料
和传统知识的优势，开展有中国特色的研究，
不仅探索以本土原料制造化学药品，还支持
赵燏黄等生药学家对中药材进行化学分析，
努力探明其中的有效成分及其效用原理。

王琎还积极参加科技社团的活动。从
1918年起，他在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杂
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介绍西方的科技人物
和科技知识，探讨中国科学发展的相关问题。
1926年 9月起，他担任《科学》杂志编辑部主
任，不计资历、奖掖后学。只有初中学历、当时
还是杂货铺店员的华罗庚就是在他的支持
下，于 1929年在《科学》上发表了第一篇科学
论文。

王琎热心于中国科学社的社务，努力向
社会各界募集资金，用于购置图书、仪器。从
1921年起，他多年担任中国科学社董事（或理
事），并于 1932年至 1933年担任社长。在担
任社长时，为了把普通科学知识和科学新闻
输送到民间，逐步使科学变为大众生活的一
部分，他推动创办了科普杂志《科学画报》。

1932 年，王琎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化
学会，被选为该会会计，并长期担任该会常
务理事。

尽管事务繁忙，但他在科学研究上没有
放松，一方面开展分析化学研究，其中《南京
之饮水问题》是我国最早的水质分析研究报
告；另一方面，他努力挖掘中国科技遗产，开
拓了以分析实验结果为依据，并与历史考据
相结合的化学史研究方法，取得了一批研究
成果。其研究对象包括我国古代金属原质、金
属化合物、酒精发酵、陶器制造等，尤以对我
国古代钱币合金的研究影响最大。

王琎不仅注重科学在工业发展等方面
的实用价值，更注重科学本身在“搜求天然
真理，维持人类文明”方面的精神价值，认
为科学自身之价值“固不在道德、宗教、政
治下也”。

正因如此，他努力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
科学的关系，尽管认为相比其伦理价值，中国
古代经典在科学方面的价值并不高，但他还
是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史，将中西科
学加以对比，力图沟通两者，以便更好地促进
中国科学的发展。

在他看来，中西科学发展有其相通之处。
“科学进化之状况，东西皆循一极相同之轨
道。吾国之点金时代与医学时代，与欧洲之点
金时代与医学时代，皆遥遥相对，且以成绩相
比，未必东劣于西。则当此科学时代，吾国又
岂可不起而急追，以冀十数年中可与欧人相
媲美哉？”

在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当中，王琎认为
传统文化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提倡研
究，我们应该有较远大的眼光，要把我们周、
秦、汉、唐、宋好学的民族精神恢复过来，方能
够有结果。”他的科学教育工作和科学史研
究，都是围绕这一目的开展的。

1934年夏，王琎由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
所辞职，再赴美国，到明尼苏达大学攻读硕士
学位。

“一切事业以国防为中心”

1936年夏天，王琎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
随后取道欧洲归国，途中赴英国、法国、德国、
瑞士、意大利等国考察相关大学、研究机构及
工业部门。回国后，他应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

之邀，担任该校化学系主任。次年又应浙江大
学校长竺可桢之邀，转至浙大任教。

此后不久，全面抗战爆发，浙大被迫西
迁，几经辗转，最终得以在贵州湄潭落脚办
学。王琎随校行动，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
开展研究和教学工作。据学生回忆，当时王琎
住在湄江饭店隔街斜对面的木结构民房一楼
内，师生们曾看到他在炎炎夏日一早挟着草
席走向湄江边去洗刷。

王琎曾说，在国难之中，“一切事业以国防
为中心”。对于科学与战争的关系，他向来关注。
早在一战时期，他就感叹“科学之昌明，虽足以
增进人类之幸福，然亦每足以加厉人类之苦
痛”，认为将毒气用于战争太无人道，“足见人类
之残忍，而数百年之所谓新文明者，但关于物质
有进步，而关于道德初无进步”。

当然，他也没有走向极端，完全反对将技
术作为战争手段。对于使用新技术尽快结束
战争以减少死伤，他是赞成的：“若战争而不
用毒气，则德国之失败，则不若是之速，战祸
之延长，正不知何时可止，死伤必更多，则此
弥漫之恶气，未尝非剧战中之一曙光也。”

抗战期间，王琎主张科技可以用于反抗
强权、反制侵略，也看到危难背后的机遇，认
为我国应当化压力为动力，努力发展科学技
术，用以反抗侵略、建设国家。“一国学术之发
展虽有赖于承平之时，然人才之造成与磨炼，
则多事之秋反胜于无事之际；一国实业之兴
盛虽多表现于民丰物阜之时，但对于此种事
业真正需要之认识，及进行时筹划之缜密、推
行之努力、奋斗之勤劳，则战争状态每为促进
之媒介。远征诸古人多难兴邦之言，近观诸欧
美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于学术及工业
之收获，益觉吾人在抗战时期中责任之巨大
与机会之良好。”

王琎绝非空言，身体力行、做好本职工
作，为抗战尽最大心力。

据学生回忆，王琎给学生上化学分析课
的时候采用图解方式，“既精简了教学内容，
又能使学生一目了然，大大加深了理解和记
忆，且容易记课堂笔记，深得学生的赞赏”。化
学是实验学科，湄潭僻处一隅，一切只能因陋
就简，王琎却依然想尽办法，搜罗仪器设备，
坚持实验教学，并严格要求，取得了良好的教
学效果。

此外，王琎还开设为期一年的化学史课
程，回顾了中国古代相关工作和成就，“无形
中向师生们进行了最为有效的爱国主义教
育”，而且“启发师生如何做学问，怎样从事科
学研究，如何通过实践做到举一反三……真
正令师生们终生不忘”。

王琎还多次作公开演讲，向学生讲修养
与实践、学术的本体和应用，以及中国化学界
的过去与未来，努力将传统文化和科学精神
传递给学生，鼓励学生不忘国难、长存匡济天
下之志。

1938年，浙江大学创办师范学院，王琎担
任理化系系主任，次年又担任院长。他认为师
范教育事关全局全国，至关重要，因此付出了
很多精力，并研究中学化学教学方法及化学
史教材的写作。

抗战期间，王琎身兼多职，行政工作占
去了很多精力，但他依然尽力开展研究工
作。在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过程中，他越来越
重视道家的作用，并给自己起了“雪灯道
人”的道号。这一点与对道家情有独钟的英
国学者李约瑟不谋而合。李约瑟于 1944 年
到湄潭访问浙大期间与王琎颇有交集，了
解了他在化学史和冶金史方面的工作，并
将此事写入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
言当中，直到晚年仍在关于中国科技史的
国际研讨会上表彰王琎的贡献。

王琎在湄潭听了李约瑟所作的《中国科
学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演讲后，于讨论时讲
述了中国炼丹术的起源及其代表人物，并指
出其所用术语与阿拉伯、西欧全同，展示出宏

大的学术视野。王琎的科学观与李约瑟所主
张的“百川归海”图景，即世界各民族各自发
展科学知识，最终合流，形成“世界科学”这一
整体有异曲同工之妙。

“亦有未了之责”

抗战胜利后，王琎随浙大回杭州，继续执
教。此时国家动荡、政府腐败，社会上普遍对
国民政府不满，期盼新时代的到来。

为响应中共中央于 1948年发布的“五一
口号”，科技界决定筹办全国性的科学会议
（后定名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
代表大会”）。1949年 6月至 7月，王琎作为筹
备委员赴北平参加筹备会议，见到科学界的
诸多老朋友，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式
和对待科学事业的态度。在他的热情鼓励和
教导下，他在美国留学的子女放弃舒适的生
活和优厚的收入，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新
中国成立后，他经常自勉并教导学生：“生也
有涯，知也无涯，要努力学习，边学习、边研
究，尽力为新中国多做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后，王琎一直任教于浙
江师范学院（1958年更名为杭州大学），1956
年被定为一级教授。执教期间，王琎在教学工
作中讲授过多门课程，每一门他都自己编写
教材，融会科学新知与中国特色，留下了大量
讲义手稿。

他对教学工作极为认真负责，有时甚至
要验算每一道习题。在教学过程中，他延续了
之前理论与实验并重的作风，不断更新知识
和设备，坚持走在学科发展前沿。浙江师范学
院用于购置设备的经费有限，但王琎精打细
算，还是添置了较为先进的仪器用于教学。

王琎向来重视榜样的作用，不仅时时以
大科学家的学行、人格、美德打动学生，还以
身作则，虚心好学、严以律己，为学生及家中
后辈做好表率。他自留美时期养成写日记的
习惯，每天反省自己在工作、生活、待人接物
方面的所作所为，50多年从不间断，留下了数
百册心得笔记。

他秉持“活到老、学到老”的原则，虚心好
学、老而弥笃，直到晚年仍思维敏锐，努力接
受新事物、新思想。日常生活中，他淡泊简朴，
总是布衣便服，为人毫无傲气，待家中旧仆如
亲族长辈，身边之人无不叹服。

新中国成立后，在学术研究方面，王琎除
编写《分析化学》相关教材外，还继续开展中
国古代科学史研究，内容涉及化学、冶金、本
草学、炼丹术、矿物学、青瓷发展等。在“文革”
当中，曾有人攻击他的化学史研究是“厚古薄
今”，使他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但他仍义正
词严地表示，“中国总是有其历史的。不讲历
史，我想不通”。有价值的工作终会得到认可，
最终，他的研究成果和所开创的研究方法使
后辈学者受益无穷，也使他成为中国化学史
研究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之一。

1957年，王琎被增选为特邀全国政协委
员，此后连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6年 12月 28日，他于家中被入室抢劫的
暴徒所害。在遇害时，他尚在伏案撰写《中国
化学工艺史》。

王琎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尚存者，亦有
未了之责，岂可存失望之心。”如今，斯人早
已逝去，他的“未了之责”自当由后来人继
续完成。

会通中西，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文
化，使科学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之
中，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艰辛的努力。在此
过程中，王琎等老一辈科学家所创建的宏
大科学史图景和会通中西的文化雄心，将
一直激励我们前行。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

化遗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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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14年，王琎在旧体诗《与友人谈空中飞艇有感作歌》中表达了他的科技观：

飞艇为人们生活带来便利、拓宽视野，但这一新技术可能会用于战争，给人类带来巨大

伤害。也就是说，这时王琎就已认识到技术的两面性。当各国政商精英为飞艇在军事上

可能大有用武之地而踌躇满志时，他则从人性、伦理的角度出发对此作出批判。

浙江黄岩人，生于福
建闽侯（今福州）。分析化
学家、化学史家、教育家，
中国近代分析化学和中
国科学史研究的先驱者
之一。

1909 年考取首批庚
款生赴美留学。1915年美
国理海大学化学工程专业
毕业后回国，执教于南京
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
学）等校，1928 年创办中
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并任
所长，1932—1933 年任中
国科学社社长，1932 年参
与发起中国化学会并长期
担任常务理事。1934 年，
再度赴美留学，在美国明
尼苏达大学研究院任访问
研究员，1936 年获硕士学
位后回国，先后执教于四
川大学、浙江大学。新中
国成立后长期任教于浙江
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全
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
员，九三学社杭州分社第
三届委员会副主委。

毕生致力于化学学科
的高等教育与研究事业，
培养了几代科技人才，并
在分析化学研究方面有诸
多开创性的贡献；撰写了
大量化学史论文，创建了
以分析实验结果为依据、
与历史考据相结合的方法
研究中国古代化学史。

王琎（1888—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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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 年首批庚款留美生合影（右一
为王琎冤。

▲美国理海大学中国留学生合影（左三为
王琎）。

1929年明复图书馆奠基（二排右四为王琎）。

《科学画报》创刊号封面。

王琎著作书影。


